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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在杜鲁门总统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讲话 

  2006 年 12 月 11 日，密苏里州独立城 

 

 感谢哈格尔参议员的精彩介绍。由这样一位卓越的立法者作介绍，我感到十

分荣幸。我还要感谢迪瓦恩先生和他的所有工作人员，感谢联合国协会堪萨斯城

分会，感谢各位为这次活动尽心尽力。 

 来到密苏里我感到高兴，也感到荣幸，感觉就像返乡。大约 50 年前，我曾

在这里北边约 400 英里外的明尼苏达求学。我是直接从非洲来的，可以坦白告诉

你们，到达明尼苏达不久，我就明白厚厚的棉衣、温暖的围巾、甚至还有耳罩是

多么重要！ 

 当你离开一个家来到新家的时候，就会有许多要学的东西。当我离开明尼苏

达加入联合国的时候要学的东西就更多了，因为联合国是整个人类大家庭不可或

缺的共同的家。在过去 44 年里联合国也是我最主要的家。过去十年中，我担任

的秘书长的工作困难重重，但又令人振奋。今天我想特别谈一谈在此期间学到的

五条经验教训。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纪念哈里·杜鲁门遗产的地方谈论这个话题特别合适。如

果说罗斯福是联合国的设计师，那么杜鲁门总统就是联合国的总建筑师，是联合

国诞生初年的忠实倡导者。当时联合国面临的问题与罗斯福所预期的问题大不相

同。杜鲁门的名字将永远与在这一伟大的全球事业中具有远见卓识的美国领导人

的才干一起载入史册。各位会发现根据我的这五条经验教训最终都会得出一个结

论，那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这种领导才干的渴求比起 60 年前来丝毫没有减弱。 

 我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都与别人的安

全息息相关。 

• 这一点在杜鲁门时代就是如此。杜鲁门总统曾在 1945 年下令使用核武

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希望这是唯一的一次。他明白一些人

的安全再也不可能通过牺牲其他人的安全来获得。在旧金山联合国成立

会议上，他向与会者表示，他决心“防止灾难[指世界大战]重演，以免

全世界多年受难，这是人心所向，希望所在”。他坚信从今以后安全必

须是集体安全，不可分割。因此，1950 年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时，他把这

个问题提交联合国，把美国部队置于联合国旗下，由联合国统领多国部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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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我们这个开放的世界里，这一点更加千真万确。在这个世界上，

不仅无赖国家能获得致命武器，而且极端主义团体也能获得这些武器；

在这个世界上，非典或禽流感的传播可在数小时内跨越大洋，更不用说

是跨越国界；在这个世界上，亚洲或非洲腹地的一些陷于崩溃的国家有

可能会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气候的变化也影响

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 

• 面对这样的威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寻求凌驾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

而实现自己的安全。我们都承担着彼此安全的责任，只有努力彼此实现

安全，我们才能希望实现自己的长久安全。 

• 我再补充一点，这种责任并不仅仅意味着各国在遇到攻击时互相帮助，

当然这也很重要。这种责任还包括我们要共同承担责任来防止人民遭受

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在去年的联合国首脑会议

上所有国家都庄严接受了这一责任。这意味着政府屠杀自己人民时不能

再用尊重国家主权作为盾牌，其余的人也不能再以此为借口对这种十恶

不赦的罪行袖手旁观。 

• 但是，正如杜鲁门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只是口唱高调，吹嘘鼓舞人

心的理想，然后倒行逆施，那么后代人就会对我们感到愤怒。”当我目

睹达尔富尔人民遭受杀害、强暴和饥饿时，我担心我们除了“口唱高调”，

并无多少作为。这条教训也就是说，除非有力量者准备带头行动，有效

干预，施加政治、经济压力，或在万不得已时动用军事力量，否则象“保

护责任”这样的高调理论将纯属空谈。 

• 我相信我们有责任保护资源，这不仅是为今世的利益，而且是为后代的

利益，因为资源属于我们，也属于他们，没有资源，就没有人能够生存。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紧急行动，防止或减缓气候变化。我们无

所作为或者作为甚微的每一天，都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更加高昂的

代价。 

 我的第二个经验教训是，我们大家不仅为彼此的安全负责，而且在某种程度

上，我们还为彼此的福祉负责。全球团结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 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没有一定的团结，任何社会都无法真正稳定，没有人

能够真正保障其繁荣。这不仅对国家社会如此——如 20 世纪所有伟大

的工业民主国家所认识的——而且对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越来越一

体化的全球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如果以为一些人可以从全球化中不断得

到巨大好处，而让数十亿其他人陷于赤贫，甚至被抛进苦海，那是不现

实的。我们必须让其他人不仅在每个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至少有机会分

享我们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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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年前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要在 2015 年年底之前

实现的一系列目标——“千年发展目标”：那就是使全世界没有清洁饮

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半；确保所有男童或女童都能至少获得初级教育；降

低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遏制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等。 

• 大部分工作只能由穷国的政府和人民自己去做。但较为富裕的国家也有

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哈里·杜鲁门倒不失为一个先驱。他

在 1949 年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发展援助的方案。我们在

动员捐助国通过减免债务和增加外援支助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成

功使我坚信，全球团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 当然，仅仅靠外援是不够的。如今我们认识到，市场准入、公平贸易条

件、不歧视的金融制度对穷国的机遇同样重要。甚至在今后这几个星期

和几个月里，你们美国人就可以极大地影响千百万穷人的命运——倘若

你们想要拯救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话。你们可以让某些有权有势的部门

游说集团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大利益，同时挑战欧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

这样做。 

 我的第三个经验教训是，安全与发展说到底取决于对人权和法治的尊重 

• 我们这个世界虽然越来越相互依赖，但却依然四分五裂——不仅由于经

济情况不同，而且由于宗教和文化各异。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纵观

历史，人类生活因差异而丰富多彩，不同的社区相互学习。但是，如果

我们各社区要和平共处，我们就必须强调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因素：我

们共同的人性，我们认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共同信

念。 

• 这对发展也同样重要。外国投资者和本国公民只有在知道他们的基本权

利会受到保护，相信法律会公平对待他们的时候，才更可能从事生产性

的活动。只有最需要发展的人能够发表他们的意见，真正有利于经济发

展的政策才更可能获得采纳。 

• 简而言之，人权和法治对全球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正如杜鲁门所说，

“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以我们的行动明确证明权利的力量。”这就是为

什么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一直走在全球人权运动前列的原因。但美国只有

继续坚持它的原则，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也不例外，才能始终走在

前面。当它似乎抛弃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时，海外的朋友自然会感到不安

和困惑。 

• 各国对彼此和本国公民都需按规则办事。这有时可能不太方便，但真正

关键的不是方便，而是要做对。任何国家都不能使自己的行动在别人眼

中变得正当。在使用强权，特别是武力的情况下，全世界只有相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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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得当——为了普遍认同的共同目标，符合普遍接受的规范，才会

认为它是正当的。 

• 没有哪一个地方的社区有法治过度的问题，许多社区法治不够，包括国

际社会在内。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点。 

• 美国给全世界作出了一个民主的榜样。它显示了任何人，包括最有权

势的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美国目前在全世界的优越地位给予它

在全球巩固这些原则的宝贵机会。正如哈里·杜鲁门所言，“我们每

个人都必须认识到，不管我们多么强大，我们决不能容许自己为所欲

为。” 

 我的第四个经验教训与前面一个密切相关，那就是，政府必须为其在本国和

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负责。 

• 如今，一国的行动常常可以对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一国对其他国家及其国民难道不像对自己的国民一样负有某些责

任吗？我认为是的。 

• 而现在的情况是，国家间的问责制极不对等。穷国和弱国由于需要外国

援助很容易受到追究。而大国和强国虽然其行动对他国的影响最大，却

只能由其本国国民通过本国机构对其进行制约。 

• 这就使这类强国的人民和机构既有考虑国家观点和利益又有考虑全球

观点和利益的特殊责任。如今，他们还需要考虑联合国称之为“非国家

行为者”的观点。我指的是商业公司、慈善团体和压力集团、工会、慈

善基金、大学和智囊团——所有使人们自愿汇聚一起思考或试图改变世

界的各种形式。 

• 上述任何行为者都不得替代国家，也不得替代公民借以选择政府和决

定政策的民主进程。但是，所有这些行为者都有能力在国际上和国内

影响政治进程。如果国家企图对此视而不见，则无异于采取鸵鸟政策。 

• 事实上，各国再也不能——如果说以前曾经能够——单独面对各种全球

性挑战。我们日益需要寻求这些行为者的帮助，需要它们帮助我们制定

全球战略并且在商定全球战略后实施这些战略。在担任秘书长期间，我

奉行的指导原则之一是，让这些行为者帮助实现联合国目标，例如，通

过我 1999 年发起的与国际企业界的全球契约寻求帮助；又例如，在世

界防治小儿麻痹症行动中寻求帮助，由于联合国大家庭、美国疾病防治

中心和——非常关键的——国际扶轮社建立了极好的伙伴关系，我希望

这项行动已经进入尾声。 

 以上是我总结的四条经验。我谨简短地重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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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我们每个人都应对彼此的安全负责； 

 第二，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从全球繁荣中受益； 

 第三，安全和繁荣都取决于人权和法治； 

 第四，各国在国际行动中必须相互负责，并对广泛的非国家行为者负责。 

 我总结的第五条、也是最后一条经验不可避免地来自前四条。我们只有通过

一个多边系统共同努力，只有最充分地利用哈里·杜鲁门和他的同代人留给我们

的独特工具——联合国，才能完成上述所有工作。 

• 事实上，各国只有通过多边机构，才能相互问责。因此，必须以公平和

民主的方式组织这些机构，使贫穷和弱小国家对富裕和强大国家的行动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尤其如此。这些机构的决

定对发展中国家命运具有生死性影响，应该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机构

的发言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是这样，其组成情况体现的仍然是 1945

年的现实，不是今日世界的现实。 

• 因此，我持续推动安全理事会改革。但改革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

问题是，应该增加新的常任或任期时间长的成员国，增加今天发言权有

限的世界各地区的代表性。另一个或许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安理会所有

成员国以及特别是担任常任理事国的大国都必须接受伴随其特权而产

生的特别责任。安全理事会不仅仅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另一舞台。可以说，

它是我们正在形成的集体安全体系的管理委员会。 

• 杜鲁门总统曾经说过，“伟大国家的责任是为世界各国人民服务，不是

统治他们。”他显示了当美国担起这个责任时所能取得的成就。时至今

日，如果美国置身事外，没有一个全球性机构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但

如果美国充分参与，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 

 这五条经验可以总结为五项原则，我认为，这五项原则对今后的国际关系至

关重要：集体责任、全球团结、法治、相互负责和多边主义。三个星期后，我将

向新秘书长交棒，我要庄严地将这些原则赠送给你们。 

 朋友们，自联合国于 1945 年建立以来，我们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仍然需要

作出许多努力，实施这五项原则。 

 我站在这里，想起了温斯顿·邱吉尔在杜鲁门 1953 年离职之前对白宫的

最后一次访问。邱吉尔回顾了他们以前唯一的一次会晤，即在 1945 年波茨坦

会议上的会晤。他大胆地说，“先生，我必须坦承，我当时非常看不起你，我

恨你替代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位置。”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对你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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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是大错特错了。自那个时候以来，你挽救了西方文明，你的贡献比任何人都

大。”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挑战不是挽救西方文明——也不是挽救东方文明。这里

涉及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各国人民携起手来，我们才能挽救文明。 

 在上个世纪里，你们美国人为建设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有效多边系统作出了重

大贡献。与 60 年前相比，你们今天对这个系统的需要减少了吗？这个系统对你

们的需要减少了吗？ 

 显然不是这样。美国人民和人类其他人民一样，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需要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系统，世界各国人民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共同面对

各种全球性挑战。这个系统仍然非常需要美国人民发扬杜鲁门传统，高瞻远瞩，

承担起领导责任。 

 我希望而且祈祷，今天和明天的美国领导人将会承担起这个领导责任。 

 非常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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